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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重思何为“中国文化” 
 

 王睿  整理 
 

  编前按：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话题的不断升温，中国文化资源再掀热议。究竟何为中

国文化，她有哪些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元素？2015年 5月 17日，“望道讲读会”系列学术讲座
“文化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第二场讲演在上海市社联举行，本期嘉宾为复旦文史研究院院

长、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教授。在题为《重思何为“中国文化”》的演讲中，葛先生用非常具体

生动的例证和思考，与在场听众探讨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既让我们

认清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同时进一步理解文化面向传统，而文明面向未来。 
  什么算“中国文化” 
  “重思中国文化”，我有两个基本想法。第一，过去我们讲中国文化，笼统之论太多，作为

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希望讨论得比较具体一些，也就是讨论什么算“中国文化”；第二，最近几

年，中国崛起，很多人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个基本观点，即文

化没有高低，在当今世界上，不应该接受种族和文化上的歧视。 
  那么，何为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中国比较明显、而其他国家不很明显的“中国文化”？

要强调的一点是，我陈述的很大程度是汉族的文化。 
  汉字思维带来汉文化圈的特点 
  汉字与表音文字不同，很多字是象形的，还有很多字是会意的，会意不够用，更加上声音以

标志不同意思。但汉字的基础还是“形”，很多汉字的意思可以从字形或结构中猜测到，而且很

多意义也是从象形字中孳生出来的。当我们用这些字来表达的时候，就会形成汉字思维。王士元

做过汉语阅读和英文阅读的对比，认为汉语阅读更快，但由于一目十行，会带来望文生义。我刚

刚到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做过一个实验，把李贺和李商隐常用的 28 个字分别给学生看，很多学生
会立即表达出其中透露的感觉。因为汉字不是孤立的，它是象形的，容易联想到文字的感觉。汉

字的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带来了汉文化圈的特点，包括超出中国文化圈的汉字文化圈。 
  以家和放大的家族文化为基础 
  徐烺光先生谈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重要性时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就是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自我依赖，而中国文化强调群体的互相依赖。整个中国的文化结构是以家和

放大的家族文化为基础的。以父长为主轴，区分出与主轴关系的远近，继而区分出五服和九族。

而在整个家庭关系中，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两个原则，首先是内外有别，其次长幼有序。由于有内

外、长幼，当放大以后，就有“国家”这一社会结构。中国古代国就是放大的家，所以君主可以

叫君父，县官可以叫父母官。儒家也得以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里面产生出来。 
  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 
  宋孝宗、明永乐皇帝、清雍正皇帝均讲过“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在皇权绝对

权威下，中国没有形成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这是区别于欧洲的主要特点。从东晋慧远和尚“沙

门不敬王者”的议论，一直到七世纪末的唐代，这一传统的形成经历了近三百年。有绝对性和神

圣性的宗教就会有排他性。而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宗教始终不能与

政治相抗衡，宗教徒必须礼拜父母与君主，必须接受传统的“孝”与“忠”，接受古代中国的家

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政治高于一切，也因此带来宗教之间没有高低、观念上没有绝对、不存在超

越世俗政权的要求，这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宗教性和神圣性不强的民族性。 
  从观念、知识到技术的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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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臣、上下，什么都可以贯通，从阴阳中进一

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五行金木水火土在古代中

国是宇宙中最基本的五种元素，在宇宙、社会、人身中有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

五种品德“仁义礼智信”。衍生而来相生相克，形成贯穿宇宙万事万物的一套学说。五色、五声、

五味、五方、五脏、五祈等，用五行都可以归纳整理，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能够

解释一切的时候，人心就安。 
  有很强的天下观念、朝贡体制 
  如果夜观天象，会发现天往左转，但有一个地方是不动的，那就是北极。正是因为这样，古

代人认为北极是天之中点（古代认为地之中在洛阳）。于是，天如盖，地如棋盘，形成天圆地方、

我在中央的观念。今天在自然科学体系中，这些观念已变得不可信。但在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人

们往往相信概念说，想象中国在中央。这个观念给中国古人带来相当知识，并发展到政治领域，

即朝贡体制、册封制度。我们的文明比周边文明高，这在很长时间是中国人自己想象的天下，一

直到晚明，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才发生改变。 
  五方杂糅：变迁的文化传统 
  然而我们的文化始终处在变迁中。历史上汉族中国虽然有秦汉、宋、明三次汉文化凝结，但

也经过中古、蒙元、满清三次异文化的叠加冲击。以宗教为例，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本土崛

起的道教、来自中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无论在西域、敦煌还是

长安，它们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而在蒙元和明清时代，更有佛教密教、西洋天主教基督教的进

入。中国是一个五方杂糅的“中国”。各种种族互相融合，各种物品流传引入。而晚清以来西方

世界带来的冲击，则使中国文化传统发生了更为深远的改变。 
  主流的汉族中国文化很强，原因很多：首先，圣贤和经典学说很早确立，并且一直和政治彼

此融洽，流传至今；其次，借助考试制度，读书人得以进入上层，所以大家都会维护它；最后，

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像私塾、乡校很强大，政治制度也始终支持它，所以精英文化经过制度化、

常识化与风俗化，从上层渗透下来。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绵延不断，并且始终和王朝、政治、贵族、

身份、文化、教养相连。 
  但这种延续性也给我们带来麻烦。一方面汉族中国的空间相对稳定，汉族人口非常多，所以

至今我们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另一方面，大清帝国以来我们又是一个五族共和

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复杂多样。于是，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本来中国的

变化都在传统以内，但现在要在传统之外变。一旦用护照，一旦传统天下帝国不得不变成现代国

家，中国人的心理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产生焦虑。这其中深层的文化危机是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

的。 
  之前所说的中国文化特点，现在都在发生着变化。经过白话文改革、简体字普及等汉字书写

和阅读习惯的改变，汉字思维系统也随之发生了很深的变化。而谈到的宗教、信仰、家国，则无

不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民主思想的普及、城市和科技的不断进步而遭遇瓦解，传统社会的结

构和伦理基础已然消逝；天下变成万国，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世界认识和朝贡体制，已经不复有效

了。 
  文化面向传统，文明面向未来 
  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从“国家”观念来说，一方面我们接受了西方

现代以“民族”为“国家”基础的论述，认为建设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就是像西方一样追寻“文明”；

但一方面又在感情上倾向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国家”基础的现实，觉得必须捍卫汉唐以

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光被四表”的大国。 
  从“现代”观念来说，一方面把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民主、科学看成是导致“富强”的必

然的和理想的途径，觉得中国也应该从此走向未来；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强所为看成是弱肉强食的

野蛮行径，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觉得中国应当另辟蹊径走出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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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观念来说，一方面中国倾向于把自己作为东方文化之大成，与西方相提并论，所

以“中西”、“东西”的说法成为习惯；一方面它又必须证明自己是东方优秀文化的代表，不仅要

与西方文化抗争，而且要与日本竞争。 
  我们应该寻找文明与文化、普遍与特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和谐之道。我认为“文化”

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是使各个

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

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观点认为，所谓的东方文化，是西方人塑造出来的，一

个想象的异域风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

儒家文化会和伊斯兰文化联合起来，产生和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力量。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

中，则强调文化是可以超越经济和政治的，中国文化由于功利、物质的沁入，不能超拔，因此当

务之急应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林毓生先生也主张中国的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这个资源宝库藏

品丰富，选择什么来用，一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解释意味着现代转化，但这个过程绝不是

让我们觉得谁的文化更高明。 
  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常被看成

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规则”、“有知识”等词语相连。

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前进的，

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把

文化和文明略加区分，我们就不需要对全球化、普遍化、同质化、现代化那么紧张，一定要较长

论短的话，我们更需要比较的是文明的高低。只有思考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坦率和诚实地承认

我们的文化困境，才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绵延发展，而文明与文化也可以在全球与地方

的结构中和谐发展。 
  （“望道讲读会”由上海市社联、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黄浦区宣传部共同主办，东方

青年学社、社会科学报社等共同承办。王睿/整理） 


